










梅的故事 

梅是 23岁的女青年工人 

第一象 

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 

我叫梅，今年 23岁。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和妈妈、弟弟从南美来到加拿大。

当我问妈妈是什么让她决定让我们举家搬迁时，她说来加拿大是希望我们能有

更好的未来。 

我从 18岁起就开始全职工作了，在不同的中国餐馆、工厂辗转工作，也做过几

份客户服务的工作。 

当人们问我为什么不继续读书而是在高中毕业后直接工作时，我告诉他们我需

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养家。但是，当我说这些话或者透露更多我生活细节的

时候，我并不是很自在。 

 

第二象 

当我 18岁时，我对我的未来感到焦虑，因为我没有移民身份，无法在大学学

习。我的大多数高中朋友都在接受高等教育，而我却在工作。我感到困惑，无

法与朋友分享我的感受。我感到非常孤立。 

如果没有身份，进入高等院校的唯一途径就是作为国际学生申请。这对我的家

庭来说太昂贵了，我们负担不起。 



与此同时，我妈妈在一家中餐馆当服务生，而且挣不到最低工资，她需要我的

帮助来支付各种生活账单。所以，我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开始全职工作来养活

家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馆。那份工作很糟糕。我的工作职责是作为服务

生端盘子。这对体力要求很高。拖着疲惫的身体、酸痛的肌肉上床睡觉，对我

来说是家常便饭。我试着不抱怨。我想，如果别人能做到，我也可以。醒来

后，我又要去工作。我从来没有让身体从疲惫中喘口气的机会。 

 

第三象 

我的同事们经常要求我替他们轮班。如果我不同意，他们就会对我大喊大叫，

或者把我孤立起来。 

有时我一周工作 70个小时，时薪 11加元。没有加班费，没有假期工资，也没

有公共假日工资。而且我得不到自己的小费，工资也只能拿现金。我觉得很不

公平。 

 

第四象 

我刚开始工作后发现，我和我的很多同事都没有如何在工作场所保护自己的信

息。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勇气进行反击。 



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和平权会取得了联系。在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我明白

了我的个人经历与种族主义和歧视性移民政策等更大的系统性问题是紧密相关

的。 

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工人所经历的事情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接触其他

像我一样的年轻工人，告诉他们我们在安大略省的劳工权利，以及我们可以用

来反击的工具。 

 

第五象 

我觉得华工需要团结起来，来对抗那些没有良心的雇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组

建我们自己的华工团结网络，并加入工会。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权

利，这样雇主就不会欺负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工人日历非常有用，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可以鼓励拿现金

的工人对他们的工作条件进行明确的记录。 

如今，我仍然努力工作养活自己和我的家人，特别是为了我的弟弟和他的未

来。但我也在为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奋斗，为像我一样的其他工人争取一个

更公正的未来。 

 


